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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地域文化精神当议 

王彩萍 

(浙江万里学院，浙江宁波 315100) 

摘要:从文学研究角度观照浙江地域文化精神，认为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耿介刚强的硬汉精神、温润醇实的人

文内蕴是浙江地域文化精神中非常突出的特点这些特点对浙江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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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文化对人的塑造之功是巨大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浙江经济的飞速发展，地域文化对浙江经济

崛起的影响作用自然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本文也泰列浙江地域文化研究中，但更切近的出发点是要探讨浙江地域文化对浙

江新时期作家的影响，所以本文主要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观照浙江地域文化。 

1 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 

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本是中国传统思想取向，但是浙江表现得尤其鲜明突出。这种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在浙江地域文化中

的表现就是注重实际，讲求实效，注重实事实功，不做高蹈空虚之论。这种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浙江地域文化的核心精

神，是我们理解浙江文化精神的关键所在。这种精神在浙江地域文化原型大禹的传说中孕育，流贯于浙江自古以来的学术文化

精脉，也体现在浙江的当代实践中。 

大禹是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名君。大禹的出生地、埋葬地到底在哪里，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说法，在当今旅游资源直接与地

方经济发展挂钩的形势下，各地对大禹的争夺战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浙江地域文化与大禹有着息息相关的联

系，在所有对大禹争夺的地域省份中，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像浙江这样深切地体现大禹的精神。在浙江与大禹的联系中，正统的

说法是大禹乃越人(也就是浙江人)的始祖，越人是大禹的苗裔
①
;另一种说法是大禹乃越人的神话传说人物

②
。在这两种说法中，

无论哪种说法都点明了大禹在浙江地域文化中的文化原型的意义，说明了越人对大禹的认同和大禹精神在浙江地域文化精神塑

造中的重要作用。大禹精神是什么?简言之，就是摈弃空言，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精神。《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为治水“劳

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域„„”。《庄子·天下》中借墨子之口对大禹

有这样的评价:“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并且进一步阐述墨家为“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践躇为服，日夜

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现代浙江人鲁迅在《<越铎)出世辞》中对大禹的描述是“卓苦勤

劳之风”，在小说《理水》中更是用刀刻般的笔触画出了大禹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精魂。大禹的卓苦勤劳之风已经成为越人的遗

传基因，决定了它脚踏实地拒绝虚飘的民风民性。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文化自始至终自北至南发生着笼罩性的影响。在儒家文化中，经世 致用是一种重要思想

取向，但是它是由“正心、诚意、修身”的内圣功夫推导出的外王之路，与内圣相互制衡，而且在儒家文化的道统中，有一个

心性之学逐渐加强，内圣功夫逐渐强于外王之路的趋势。但是在浙江这块土地上，从汉代开始，也自始至终贯穿了一条与主流

儒家道统相对的强调实学、强调事功、强调经世致用的学术流脉，它作为主流儒家思想的反思者而显示了自己鲜明的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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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学术流脉主要贯穿在浙东学派中，浙东学派独标一格始自东汉王充。在东汉饿纬之学盛行，士人大多以“习经证经”、“不

知难问”的态度求学，唯经典、圣人之言是从的社会氛围中，王充以“实事疾妄”的精神，循着“博通众流百家”，“以子证经”

和跳出书本、跳出圣人之言，从生活实践、自然万物的实地观察中获得对于经典的验证和对于世界的理解两条理路实现了对当

时的学术主流北学的超越，为后来的浙江学人奠定了“事实判断”的思维方式和“实学”的精神宗旨
③
。王充之后，浙东学人以

自己的生命心血灌注了一条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长河，在浙东学术文化生命长河的赓续中，虽然各个时代的学术主题有所变化，

但是其中贯穿着的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却是一脉相承。儒学发展到宋明，程朱理学成为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程、朱、陆

学席卷全国的情况之下，独独在浙江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在儒家进一步进入心性这样一个内圣的窄胡同时，浙江形成了事功

学派，而且这种学术风气不限于一地，而是广布于浙东沿海，形成了永嘉之学、永康之学、婴学，它们虽然地处不同，观点有

异，但是体现了共同的学术精神，即主张学术与事功的统一，讲求实事实功，经世致用。“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

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
④
明代浙东人王阳明开创心学，在程朱理学之外别立新宗，似乎更加走向了一种心性之学，但是王阳

明提倡的“致良知”，把程朱理学外在于人的“天理”收归人的本心，显现了强烈的主体精神，它打破了程朱理学对人的头脑的

禁锢，为实现实功实效之学准备了主体性条件。明清之际，浙东大儒黄宗羲开创了浙东史学一派，浙东史学有其明确的“经世

致用”目标，强调学人要从历史演绎中总结成败得失、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一个地方的学术走向与理路是其民风民性的精

华表达，是一个地方的精魂之凝聚，从浙东学派的传承我们看到了浙江地域文化中深藏着的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     

浙江的这种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沉潜于深厚的历史文化之中，直接作用于当代，使浙江创造了一个个新时代的奇迹。改革

开放以来，浙江的飞速发展，主要不是靠政府的政策倾斜，而是在经世致用的地域文化精神的支配下抓住了发展经济这个总目

标，发挥浙江人的聪明才智用足政策用好政策，发扬禹墨的苦干硬干拼命干的精神取得的。浙江现象、浙江精神，归根结底，

是这种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产生的现实硕果，它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渊源有自。 

2 耿介刚强的硬汉精神 

浙江地域文化精神中还有一种耿介刚强的硬汉精神。这种耿介刚强的硬汉精神产生自浙江的地理环境和生存环境，这种精

神一方而使浙江人敢打硬仗，能够认准目标坚韧不拔，另一方而也塑造了浙江人嫉恶如仇、公正廉明，按照原则办事的风格。 

一个地域的原初地理环境对一个地域的民风民性有着强大的塑造作用，这已是被人类学研究证明了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浙

江的地理环境是从浙西的河道纵横、一马平川逐步过渡到浙东的山峦连绵、濒临大海。“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是浙江人对自己

地理环境引以自豪的表述，海的宽广，山的刚强，山海相连的地理环境塑造了浙江人珊瑚礁般的硬气，形成了浙江人硬汉精神

的最初积淀。     

浙江人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苦难的生存环境和文化记忆也进一步锤炼了浙人的硬汉精神。在浙江历史地理的演变过程中，曾

经遭遇到几次海侵，港漫的海水淹没了靠海生存的浙人的家园，使得他们不得不几次搬迁。在世界文化史上，各种族、民族创

世纪的神话传说中大多有关于洪水淹没家园的记述，这表明了最初的水患给人类心灵上留下的苦难记忆。有了人类学的科学研

究，我们也不难想象浙江历史地理环境的几次海侵带给浙江人的苦难记忆。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争霸，双方经过了 20年的争斗，

因为越人的硬介刚强之气，加重了越人对其中的苦难记忆，勾践的入侍为奴、卧薪尝胆都带有了苦难的气息。而对苦难，浙江

人的处置办法是，一是忍受，二是抗争，忍受就是要有千钧系于一发的承受的勇气，抗争就是不服输，坚韧、执着、硬碰硬。

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经历充分地阐释了浙江人而对苦难时所采取的忍受与抗争的含义。这种硬气渗透在浙江各地

的民风之中，鲁迅先生就曾经说柔石的性格中有台州人的硬气
⑤
，宁波人自己说自己的地域民风民性是“石骨铁硬”，人们解释

绍兴的师爷传统有“刀笔吏”一说，也说明了其中所包含的硬气。     

浙江人的刚强的硬汉精神也决定了其不苟且不阿诀的耿介的一而，决定了其公正廉明、刚直不阿、按原则办事的精神。浙

江历史上刚直不阿的人物代有传人，这不仅是浙江的骄傲，也光耀了中国历史。魏晋时期的槽康耿介清峻，而对权要钟会的拜

访，他可以一言不发，照样赤臂打铁，等到钟会忍无可忍离去时，他会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平静、冷漠，但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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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含了一种内在人格的钢和骨。明初台州的方孝孺情形更为峻烈，燕王朱棣篡位，要他草拟诏书诏告天下，方孝孺疾书“燕

贼篡位”四字，朱棣发怒说:“汝不顾九族乎?”方孝孺奋然作答:“便十族奈我何!”开创了亘古未有的“灭十族”的历史记录。

明末，宰相马士英欲逃往浙江躲避，浙江学者王思任给马士英的信中说:“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也。”可谓掷

地有声。翻阅关于浙江的一些史料，会看到历史上浙地出生的官员大多具有清正廉明、刚直不阿的官声
⑥
。当代浙江经济的高速

发展，一个重要因素得益于浙江人对国家政策的用好用足，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用足政策，显示了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统一与融

合。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在浙江生活的外省人都会明显地感觉到浙江社会管理与运行过程中的规范与原则。 

3 温润醇实的人文内蕴     

浙江文化精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而，就是它有着一种温润醇实的人文内蕴。这种人文内蕴一方而与江南之地的山川地

理物候环境相互生发，另一方而也得益于江南的人文荟萃，并将对浙江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世界人文地理方而，人们很早就注意到区域文化中的南北之别，1800年法国文学史论家斯达尔夫人就认为:“我觉得存在

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一种来自南方，一种源出北方„...”,1865年法国艺术史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谈到:“表现这种想

象力最完全的两大民族，一个是法国民族，更北方式，更实际，更重社交，拿手杰作是处理纯粹的思想，就是推理的方法和谈

话的艺术;另外一个是意大利民族，更南方式，更富于艺术家气息，更善于掌握形象，拿手杰作是处理那些诉之于感觉的形式，

就是音乐与绘画。”
⑧
在中国，地域文化观念的萌生，南北文化的区别应该是非常古老的，《礼记·中庸》中就记载孔子的话说:

“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一直到当代，人们在论述南北文化的不同特质时还在说:“中国文化

向来有南北之分，即北方是实用的、政治的、道德的，而南方则是飘逸的、艺术的，审美的。加这些阐述说明了南北之别以及

山川地理环境的不同对人的气质乃至文学、文化产生的不同影响。浙江地处江南之地，江南是中国地理环境中最诱发人的情思

与无限想象的地方，江南山清水秀的自然地理环境激发了地域文化的灵秀之气，催生了这块土地上人们的一种温润飘逸灵秀的

文人气息，有人用“亦剑亦萧”这样富有诗意的字眼来概括包括浙江在内的吴越文化的特质，可谓抓住了江南文化的神韵。     

当然地理环境的生发对浙江地域文化精神中的温润醇实的人文内蕴的形成只是一个方而，这种人文内蕴的形成更大程度上

得自于人文的荟萃。历史上经过几次北人南迁，使得江浙汇聚了越来越发达的人文之气。《汉书·地理志》中尚有“吴越之君皆

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的记载，说明直到汉代，吴越之地还是蛮荒之地，民风强悍。汉武帝时，在政府主持下，

一批北人南迁，出于一种策略性考虑，汉武帝也强迫一些豪门大族南迁，为江浙一带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内蕴。随后，东汉至南

宋，北方世族经过了三次大的南迁，为江浙一带带来了丰厚的人文底蕴，根据学者的考证，“中国文化发展到了北宋末年，中心

已趋向东南。北宋政权的毁灭，只是加速这个中心的迁移，一下子从中原跳到了江南。换言之，也就是从开封、洛阳的东西向

轴心，转移到了杭州、苏州的南北向轴心。„„南宋首都临安，现在的杭州，又是江南的核心。”
⑩
这种人文汇聚，使得明清时

期的江浙是中国科举考试的重镇，是中国藏书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成为了中国文人气息最为浓厚的地区。江浙地区的这种

温润醇实的人文内蕴代表了中国文化中精粹的脉息，成为考察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实证之地，也必为未来的浙江发展带来巨

大的正而影响。     

同一观察对象因观察角度的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当我们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去观察浙江地域文化精神时，我们发现上述

浙江地域文化精神对新时期浙江作家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创作路向，也影响了他们的创作主题和创作风格等

等，我们在以后的文章中会对之作详细的论述。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越土勾践世家》中说:“越土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 

②1920年代顾颇刚在《占史辨》中提出大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当代浙江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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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陈桥骄也延续了这个观点，参见陈桥骄《关于禹的传说及后来的争论》，《浙江学刊》1995年第 4期。 

③参见徐斌:《土充:浙东学派的奠基人—兼论“事实判断”思维的源流》，《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研讨会论文集》，第  110-119

页。 

④黄宗羲:《宋元学案·良斋学案》⑤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曾经言及。 

⑥如宁波天一阁馆馆长虞浩旭编著的《智者之香》一书中，讲述到很多宁波藏书家历史上记载都是廉洁清明。 

⑦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徐继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 145页。 

⑧月一纳:《艺术析学》，傅需译，)‘一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07页。 

⑨刘士林:《人文江南关键词》，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3年版，第 2页。 

⑩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 1983年版，第 20页。 


